
! ! ! ! 联系史依
弘约采访时间时，她正在

北京，原以为是在北京参加什
么演出，不想却是在长江商学院第一

届文创班上课，每个月要上 !天课，同班
的除了天津京剧演员凌柯这个同行之外，大

都是从事文化创意产业的。以梅派青衣身份演出
程派经典之作《锁麟囊》，以京剧演员身份演出新版

的昆曲经典《牡丹亭》……史依弘一直是个爱折腾的
人，喜欢尝试新东西，不愿与这个时代脱节。在她看来，京
剧界的问题主要是从业人员的问题，而从业人员一个很致
命的问题是与时代脱节。

说起受邀到长江商学院文创班上课，史依弘兴致勃勃。虽然
是文创班，但金融课、运营管理课都得上，史依弘自豪地表示自己
从来不缺课，哪怕听不懂的课，也会坐着听一听，多多少少总会有所
收获。“太专业的不是太听得懂，但我还是会尽力去了解。就像人家不
一定很了解京剧，但还是愿意去听一下，这就表示你愿意去学习的态
度。我觉得我坐在里面听听也蛮好。起码你了解到这个社会最前沿的
一些东西。现在的人所关注的东西，互联网方面的，运营管理的，金融
方面的，虽然你不是很有兴趣，你也不一定要懂，但是你要接触一下，对
我们没什么害处。”史依弘一副好学生的样子，“我觉得听一下真的很需
要，在京剧圈子里面时间久了，你了解的东西都是与艺术有关的。”
“局限”这个词经常被史依弘毫不客气地用在京剧界业内人士身

上，还有一个词就是“脱节”。在史依弘看来，京剧界大部分人都是与这
个时代脱节的。比起一些说话字斟句酌的专家来，听史依弘说话称得
上“痛快”。
“你毕竟已经在这个时代了，你不能做一个封闭的人嘛，你不能

说我就是唱传统戏的。程砚秋说过一句话，京剧人永远是社会中最摩
登的一群人，他们那时就是这样的。他们都是潮人。”史依弘说，“我
的理解是在程砚秋那个时代，他如果不了解那个时代的信息，那个
时代人的想法、审美，他怎么去做戏呢？他们要走市场，希望观众
来看他们，接受他们的东西，现在我们这种人没有这个压力的，
你又不走市场，你就自己瞎想，你知道观众要看什么吗？”

正因为不愿与这个时代脱节，所以史依弘愿意尝试。早
些年她演出过多媒体京剧音乐剧场《白娘子·爱情四季》，去
年艺术节上她参与了名星版话剧《一代名优》的演出，今
年接下来她还会加盟北京电影学院拍摄的一部黑白片
《不成问题的问题》，这是一部根据老舍小说改编的
影片。史依弘说：“我是蛮愿意做这种尝试的，每次
都会有新的收获。”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走市场还是
一条必然的路，因为不是靠市场

检验出来的戏，是留不下来
的，其实还是闷在

里面，你自己瞎
玩，这样这个行业不会有
发展的。”史依弘是现在京剧界
极少数还把市场挂在嘴边，并付诸行
动的几个京剧演员之一，让她无奈的是这
个观念很难得到业内认同，哪怕更年轻的一
辈。“他们会直接告诉你：姐姐，市场不是绝对的。
他们认为上座的好坏、票房的好坏不是决定你的前
景的。”市场对于戏曲界来讲这些年一直是个有些尴尬
的词。表面上，没有什么戏曲院团会否认市场的重要性，
但实际上，真正把“市场”这个因素放在重要位置的演员和
剧团实在少得可怜。

“不是所有戏都能卖好座，但起码我还在尝试着做，因为我
还有危机感，万一国家不养你了呢。我一直觉得，你也不能完全怨
环境，环境是一部分，这个环境可以毁人，也可以激励人。”说到现
在戏曲院团的环境，史依弘显得有些矛盾。显然她并不想完全否定
现有的一切，但又有浓浓的不甘，特别是“平均主义”让史依弘觉得痛
苦。如史依弘这样一个算得上“知名”的演员，在上海京剧院一年也演
不上几场戏，排新编大戏更是好些年没她份了。那出根据《巴黎圣母
院》创作的《情殇钟楼》还是七八年前创排的戏，而一个演员的黄金时
代能有几个七八年？

所以这些年史依弘学会了“自食其力”，拉起了自己的团队，从《锁
麟囊》《牡丹亭》，到“文武昆乱史依弘”系列，这些在市场上引起不小反
响的演出都是由她自己的团队策划推出的项目。“做点事情一定要靠自
己。”史依弘笑道。明年，史依弘打算和朋友一起做一个公司，再通过公
司来做一些新戏，“来促动京剧院和我们一起成长。”在史依弘看来，上
海京剧院的优势同样应该在市场，“前十年、二十年，我们只要带一出
戏到北京就能红，《扈三娘与王英》《曹操与杨修》《狸猫换太子》，每次
都载誉而归，我们还真不是吹的，是因为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其他地
方做不出来，因为那是上海独有的，这是我的一席之地。”“我就是
独树一帜的海派，我的海派就是有票房。”只是这些年，这种优势已
经渐渐消失了。

据史依弘透露，明年她的团队有意
推出一出武戏《新龙门客栈》，为年
轻一代的武戏演员提供更多的机
会。史依弘表示，上海京剧院的
武戏不错，但缺少平台，而《新
龙门客栈》是史依弘已经琢
磨了好几年的戏，“通过这样
一部戏他们（武戏演员）可以
成长起来。这是个群戏，是个
侠客戏，如果你能够把这个戏
做出市场来，这个戏好了，演员
就好了。演员其实是通过戏
红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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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依弘的!快人快语"

梅兰芳要在今天早去玩互联

网了

星期天夜光杯! 对于京剧来说现

在是不是已经过了顶峰! 前辈的艺术

已经难以超越! 比如现在唱得最好的

梅派演员能和梅兰芳那时候比吗"

答!当然不能比，怎么可能呢，因
为他这个大环境没有了嘛。那时候是
以看戏为主要的娱乐方式。梅兰芳是
因为我做一出戏就有座，然后就因为
有座我就有钱，我有钱就能买四合院，
我能养一个班子，我唱一次戏我又来
钱，我还能做新戏，他是在正常的良性
循环当中，越有钱越好做戏，越做戏越
有钱，他才能生存下来。要梅兰芳在今
天，他早就去玩互联网了，他变成马云
了，他不干这个了。我相信让他们在这
个机制里面不死不活地生存着，就拿
一点死工资，然后一年就演三四场戏，
他早就不干了。他干嘛在这儿干啦，如
果还留在这儿，那就不是梅兰芳了。

一人一种唱法戏曲才精彩

星期天夜光杯! 现在这个时代为

什么出不了梅兰芳这样的大家"

答! 那是个良性循环，才
会让他在艺术上不停地发展，
他也敢于不停地改革，我改革
了我就是梅兰芳呀，然后所有
的人会跟着我走呀。他是引领
时代的人。今天怎么可能呢，
今天说你《武家坡》唱得不对，
王宝钏为什么就跪下了，她那
么清高的一个女性，守了十八
年，结果丈夫做了皇帝，她就
扑通跪下了？但假如史依弘认
为不合理，得改，下次我就不

讨封，史依弘的那批观众认为你改得
真好，多数人还是认为你是狗屁，改传
统戏你就是傻。在梅兰芳那个时候，什
么唱法都有，梅的《霸王别姬》出来了
所有人都想学，但是唱的路数各不同。
《四郎探母》十八种唱法，一人一种理
解，一人一种唱法，戏曲才精彩呀。现
在我史依弘多一种唱法就被人骂了，
你还改什么改啊。

戏曲和话剧功能就是不一样

星期天夜光杯! 这些年戏曲创作

都喜欢追求深刻的主题! 你好像从来

没演过这种类型的戏"

答!我没有演过很深刻的戏，我不
喜欢，为什么要这么深刻？我觉得话剧
和戏曲的功能就是不一样，话剧可以
去写人性多深刻，戏曲的功能在于曲，
剧和曲还是有巨大区别的。我觉得戏
曲就是要好看好听，然后要发挥曲的
优势，发挥唱念做打的优势，这是剧不
能做到的，因为剧不能唱，他除了念，
最多还有表演。戏曲是以唱念做打为
主的，你不把你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
致，你一天到晚跟人家讲深刻。我跟你
讲，看戏曲的观众不要看你深刻的！

星期天夜光杯! 是不是现在很多

业内人不甘心只有原来戏曲的观众!

要想吸引新观众"

答! 关键是你也没引来多少观众
呀，你如果说你今天深刻了，而引来了
很多观众，他因你这个戏而爱上了戏
曲，那我也鼓掌，问题是你深刻以后有
观众来吗？真的是因为你的深刻而让
戏曲繁荣了吗？

! 王剑虹

"

"

#

$


